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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由鄺智文、蔡耀倫所著的《孤獨前哨：太
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一書的研究統計顯示，
在1941年香港保衛戰爆發時，駐港的英軍部隊，
其構成較為多元和複雜，分別由英國、英屬印
度、香港本地、加拿大等區域的武裝力量構成。
綜合統計而言，大體上有四個團的砲兵、大約50
人左右的香港華人軍團、近1400人的香港防衛
軍、六個營數量的步兵部隊、近1200人的後勤部
隊、通訊部隊、軍械部隊等。而在這其中，兩營
加拿大士兵近兩千人。
駐紥香港的海軍方面，大約有三艘驅逐艦、四

艘砲艦、八艘魚雷艇、一艘佈雷艦、三艘防潛網
控制船、16艘輔助巡邏艦艇、15艘水警船、三艘
港務船、兩艘汽艇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以運兵
船改裝的軍港駐船添馬號（HMS Tamar）。香港
保衛戰期間，為了守衛香港島，添馬號軍艦被炸
沉以防被日軍利用。而在今日的香港，添馬、添
馬艦也已經成為了一種代表城市發展與滄桑歷史
的名稱。
而在空軍方面，當時的香港力量，更是顯得非

常單薄。戰爭爆發時，香港皇家空軍僅有三架沒
有魚雷掛架的魚雷轟炸機和兩架水上偵察機。從
某個意義上說，戰端爆發時，香港的制空權便已
經消失了。 文、攝：徐全

從香港保衛戰開始，到香港淪陷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時期，再到後來的
1945年二戰勝利，對香港而言，這是一段不屈的光榮歲月。來自不同的國家、不
同的種族的抵抗者，與香港的中國人一道參與了抵抗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侵略的偉
大事業。可以說，這是一段用鮮血寫就的國際友誼。
日軍為了美化其侵略行為，將佔領香港、全中國以及東南亞地區，人為地杜撰和

賦予了反英美統治的色彩，也會用「支持獨立」來誘惑一些南亞、東南亞國家的人
士。但是，很多人面對日軍的威逼利誘，絕不低頭。有的南亞裔人士，非但沒有為
日軍所欺騙，反而參加了反日的英軍服務團，為反法西斯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最
後慘遭殺害，長眠於赤柱軍人墳場。
在赤柱軍人墳場附近不遠處，便是聖士提反書院。1941年12月25日，這裡經歷

了「黑色的聖誕節」。在戰時，聖士提反書院乃是掛有紅十字會旗幟的醫院。但
是，日軍卻不顧國際法的準則，闖入其中，對傷兵患者進行了大屠殺，姦淫醫護人
員，製造了慘絕人寰的悲劇。但是，法西斯的暴行並沒有消磨抵抗者的鬥志。包括
黃韶本在內的人士積極參與英軍服務團，以青春和生命為反法西斯事業貢獻自己的
心力。這些不屈的意志，已然成為了跨時代的精神，長留在歷史的輝煌中。

文、攝：徐全

導賞活動的兩個地點，分別是位於柴灣的西灣
國殤紀念墳場和位於赤柱的赤柱軍人墳場。

透過墳場看歷史，已經成為了探尋香港歷史的重要
視角和路徑。每一個紀念標示，每一個墓碑，講述
的都是在香港保衛戰以及後來的淪陷歲月中，不屈
不撓的反侵略精神以及反法西斯的國際友誼。這段
歷史雖然已經過去，但卻是香港歷史中不能忘卻的
重要一頁。

加國兵集中的西灣
位於柴灣的西灣國殤紀念墳場是一個非常規範的
軍人墓地。周家建博士介紹說，西灣國殤紀念墳場
的大多數安葬者與二戰有關，且他們呈現出兩類不
同的特點：一類，可以找到他們的名字，但是卻無
法找到遺骸；另一類陣亡者，可以找到骸骨，但卻
無法再確認身份，因此，不少墓碑上只能夠以a
soldier來為這些無名英雄樹碑立傳。周家建進一步
指出，目前的西灣國殤紀念墳場乃是由英聯邦戰爭
公墓管理委員會管理，合計安葬了1,505名陣亡
者，其中約444人無法確認身份。
長眠於西灣國殤紀念墳場的這些陣亡者中，來自
加拿大的兩營官兵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在肅穆的碑
身上，能夠看到清晰的楓葉標識。丁新豹博士介紹
說，從加拿大來到香港參加香港保衛戰的加國士
兵，不少來自加國的農村。從一些已知的日記中可
以發現，他們抵達香港時，認為香港是一個非常繁
華的地方。但是，好景不長，戰爭隨即爆發。
在這些加國陣亡官兵中，不得不提到的一個陣亡
者是John Robert Osborn，中文翻譯為約翰—奧士
本。周家建透過鐫刻在石牆上的奧士本姓名的註
解，告訴記者，此人因為其英勇的表現，獲得了維
多利亞十字勳章。在香港保衛戰中，奧士本要求士
兵在遭遇日軍投擲過來的手榴彈時，即時撿起並扔
回日軍部隊。在香港作戰時，一枚來自日軍的手榴
彈已來不及扔回，奧士本在向同袍示警的同時，撲
向手榴彈，最後陣亡。故而，其拯救同袍的舉止為

其帶來了極高的榮譽。
犧牲者必將被歷史所銘記。據了解，雖然香港保
衛戰的硝煙已經過去，但是每一年，加拿大駐港外
交機構都會在西灣國殤紀念墳場舉行官式悼念活
動，以追思那些在香港保衛戰中捐軀的楓葉兒女。

赤柱遺史訴殤情
比之於二戰之後建立的西灣國殤紀念墳場，赤柱
軍人墳場則幾乎與香港開埠以來的歷史差不多並
行。此外，西灣國殤紀念墳場安葬者為軍人，但赤
柱軍人墳場則有不少長眠者是平民。據丁新豹博士
在現場介紹，香港開埠初期，赤柱乃是全香港人口
數量最多的地方。英軍基於氣候等因素的考慮便在
赤柱建立了軍營。而在開埠早期，由於水土不服等
因素引致的健康問題，使得當時的英軍及其眷屬的
死亡率非常之高。故而，早期的赤柱軍人墳場便成
為了安葬軍人及眷屬的地方。
戰爭是殘酷的。香港淪陷之後，當時的日軍將不

少來自英美國家的軍人或僑民，視為敵對國人士，
關押在了赤柱拘留營中。周家建博士告訴記者，拘
留營中的糧食供應並不算多，因此不少被拘押人士
需要自己進行蔬菜種植以維持生活。除此之外，戰

爭的死亡陰影也隨時籠罩着拘留營中的人
士。
在赤柱軍人墳場，有一個墓群的逝者極為

特別。這些人於二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初死
亡。周家建博士介紹道，那時，盟軍已經開
始反攻。對香港日軍進行轟炸的美軍飛機從
包括中國內地機場在內的各個地方飛來香港
進行空襲。在一次轟炸中，原本投向赤柱砲
台的炸彈卻誤中拘留營，不幸造成12個平民

死亡。這是戰爭中令人傷痛的悲劇。
赤柱軍人墳場與香港在地史息息相關。其中，周
家建博士重點介紹了一位名叫Vandeleur Molyneux
Grayburn的安葬者，其中文名叫祁禮賓。祁禮賓在
香港淪陷前後，擔任匯豐銀行的總經理。香港淪陷
之後，祁禮賓被日軍置留以進行匯豐的遠東資產清
算。日軍奪取了還未發行的紙幣，要求祁禮賓簽
署，以此使得日軍可以使用這批貨幣購買物資。最
終，祁禮賓因被日軍認定從事諜報工作以及運送金
錢進入赤柱拘留營，而被日軍拘扣在赤柱拘留營
內，最終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終年六十二歲。

不可忘卻的中國犧牲者
在赤柱軍人墳場內，有不少遺跡乃是與中國的犧

牲者有關。其中，一處新修建的紀念碑乃是以中文
立碑，其兩側的石牆上鐫刻着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犧
牲的中國參戰者的姓名。周家建博士表示，這些中
國人，有些人甚至留下的姓名，都未必是真實的。
他們的職業，從廚師、工匠到軍人，涵蓋了很多領
域。
始終，在那場慘烈的戰爭中，在香港這片土地

上，中國人的參與不能夠被忽視。周家建重點介紹

了一位名為黃韶本的中國人。黃韶本畢業於聖保羅
書院，後來進入英國劍橋大學學習，畢業之後回到
母校聖保羅工作。香港淪陷期間，因為通曉中英雙
語的緣故，黃韶本加入了英軍服務團。後來，黃韶
本因此被日軍捕獲，慘遭殺害。
淪陷歲月中，當年的天文台長依舊在煙紙中記錄
下每日的香港天氣，雖身陷囹圄而不忘專業。這些
歷史細節，都能夠在赤柱尋覓到其來龍去脈。歷史
的硝煙雖已過去，但犧牲者的付出，應當銘記在今
人的心中，成為持續奮進的動力與精神源泉。

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香港完全進

入戰爭狀態，乃是從1941年12月日軍偷

襲珍珠港過後，彼時，香港保衛戰正式展

開。香港淪陷之後，本地進入了三年零八

個月的日佔時期，直至1945年日本戰敗。

日前，香港三聯書店舉辦了軍人墳場傳媒

導賞活動，並邀請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

長丁新豹博士、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

研究部高級項目主任周家建博士擔任活動

的導賞嘉賓，帶領大家回到那段與香港命

運息息相關的歲月時空。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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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柱赤柱、、西灣之靜思西灣之靜思：：
回溯香港保衛戰的歲月回溯香港保衛戰的歲月

■西灣墳場紀念活動手冊。

■赤柱軍人墳場。

■丁新豹博士介紹說，赤柱是香港早期人口最多的區域。

■西灣墳場中，不少長眠者來自加拿大。

■西灣國殤紀念墳場。

■西灣墓園中的墓誌銘。

■許多陣亡者有名無骸，但已名垂青
史。

■周家建博士講述加拿大士兵參與香港保衛戰的
情形。

■■赤柱軍人墳場中的中國軍人紀念碑赤柱軍人墳場中的中國軍人紀念碑。。


